
近期的一些综艺越来越无趣。曾被网
友视作“《极限挑战》2.0”的《新游记》口碑一
路下滑，临近收官网友评分仅4.9分。而曾
被视作清流的“慢综艺”《向往的生活》播至第
六季，也终于显出疲态，变成了追看多年粉
丝口中的“不再向往的生活”。这些综艺，原
本都有着美好的愿景，即借由青春偶像和明
星艺人的关注度，将视线转向平凡人的真实
生活；而偶像明星也由此褪去光环，以更温
暖亲近的形象示人。可惜，观众看到的，不
是偷工减料地完成任务，就是做作地摆拍煽
情。咀嚼平凡日常、致敬认真生活的综艺，
怎会从观众深夜治愈励志的心灵加油站，演
变成无聊摆烂的明星旅游秀？
《新游记》本不该如此。节目的前期

宣传也令人感到节目组试图赋予真人秀

生活厚度的努力。定位“游历观察真人
秀”，节目借《西游记》师徒几人西行取得真
经的立意，邀请六位男明星在旅途中体验
各行业的真实生活，“见天见地见苍生”，试
图传达出“一种普通人在平凡复杂的人生
中积极以对的价值观”。启程前，节目甚
至请来歌手张楚演唱寓意平凡与梦想的
《蚂蚁蚂蚁》。

理想何其丰满。然而，明星嘉宾被
问及为何来参加节目时的回答——“刚
好有档期，来玩一下”，直接暴露了所谓
的体验、所谓的致敬，不过是一场拿着高
片酬的作秀。节目中，岳云鹏体验房产
中介生活，第一天就睡过头迟到，介绍房
型完全不做准备，全靠专业中介“保驾护
航”。公交车上，他与乘客攀谈，竟发出

了“那怎么（工作）10年还坐公交啊”的
感叹。很难想象，他是那个家里世代农
民，14岁北漂打零工出身的“草根”相声
演员。黄子韬体验日结工人“半途而
废”，耽误工友进度反而振振有词“不会
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会一直找，直到找
到喜欢的为止”，转头就带着陈飞宇打车
“找个海边溜达溜达”。很难想象，这是
七年前在另一档综艺《真正男子汉》中克
服恐惧挑战空中俯冲等一系列高难度任
务的耿直少年。更离谱的是，因“档期空
了”来参与节目的陈飞宇，录制尚未过半
就因“档期冲突”退出节目。且不说他的
参与全程被观众吐槽“偶像包袱重”“干
活怕重怕累”，就连他露脸的最后一期节
目中，自己渔船打工的惩罚任务也尚未

完成……如此消极敷衍的表现，也难怪
有网友犀利吐槽，“现在的综艺不是留给
实力艺人的，而是留给娱乐圈混子的”。

是什么让这些明星偶像成了做任务
时“偷懒耍滑”，综艺效果全凭插科打诨
的样子？要理解他们的变化，从近些年
户外明星真人秀演变便可窥知一二。与
《花儿与少年》《妻子的浪漫旅行》这类主
打明星浪漫轻松出游的节目相对应，以
《跟着贝尔去冒险》《真正男子汉》《极速
前进》《了不起的挑战》为代表的一批户
外真人秀，则为观众呈现明星偶像干农
活、野外生存、军事训练、体育竞技的场
景。这些节目中，不管名气大小、辈分高
低，参演嘉宾几乎都是全力以赴，女明星
素颜出镜甚至污泥满身、男偶像晒得黝

黑甚至受伤崩溃。这些节目之所以至今
被网友所津津乐道，不可以归结为所谓
的“虐星”二字，更不是观众乐见明星褪
去光鲜形象，收获他们“扮丑”“吃苦”“出
洋相”带来的反差感与戏剧效果。而是
因为节目主创不管呈现乡村生活还是各
行业工作，尽可能地还原真实，不一味强
调辛苦，而是传递着普通人面对困窘仍
努力拼搏、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明
星嘉宾一次次克服恐惧、挑战极限、团结
协作的表现，才真正值得称之为“榜样”
“偶像”，受到粉丝追捧与大众尊重。这
是节目组与明星嘉宾的“双赢”。

遗憾的是，当追求热度、综艺感成为
制作方的核心追求，会“抛梗”逗乐观众、
自带粉丝流量的明星，便成为节目组小心

翼翼“供奉”的对象。节目中，所谓的游戏
规则被他们随意破坏，出镜提供帮助的劳
动者成为他们作秀的“工具人”，那句“见
天见地见苍生”只能沦为他们嘴上说说的
“普通人真的不容易”。原本拉近明星与
普通人距离的节目，照见的是当下娱乐界
明星、尤其是部分青年偶像与现实生活巨
大的鸿沟，何其讽刺！确实，术业有专
攻。我们不求擅长演戏唱歌的明星，真的
能挑起一百斤的扁担、彻夜睡在打工餐
厅。但我们可以想见，在综艺里对着镜
头、手握高片酬都无法认真体验生活的他
们，又谈何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户外明星真人秀风光不再固
然令人唏嘘，由此所折射的青年演艺人职
业素养缺失，才是真正值得反思的。

慢综艺怎么成了明星插科打诨的作秀场？
黄启哲

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过程，就是不

断建构对身体的科学认知和理性判断的

历史，建立在物质性身体之上的艺术性

传承，使得个体生命在承前启后的永续

中，获得文化的永恒。政治、宗教、技术、

医学与社会观念，不同视角，都会对身体

作出不同判断，使得身体呈现其多义

性。舞蹈是最为直接的身体表达和身体

叙事的艺术，因此，近期舞剧《朱鹮》《永

不消逝的电波》《醒狮》《只此青绿》等先

后爆红，《只此青绿》的一段群舞登上

2022年央视春晚，瞬间成为媒体传播的

顶流。这一切，再次证明了身体是当代

艺术最活跃、最前沿的实践场所。

身体实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

程。在丰富的科学与艺术实践中，“人”

的概念既代入身体又超越身体，由此在

物质身体之上，建构起人的文化身份和

艺术价值。舞蹈艺术是一个古老的艺术

形式，而今舞剧却频繁出圈，正说明在当

代纷繁的数字化社会环境中，回到身体，

借助身体的交流和体验，才能真正面对

自身，并重建人的文化身份认知。

人的身体首先是日常生活化的身

体。日常的身体，是实施社会行为的主

体，须遵循法律、伦理道德及社会规

范。社会培育的反复操演，约定俗成了

每个个体的基本行为方式，身体就成为

一个独特的、纳入文明秩序的身体。而

艺术表达的身体结合文明与审美，规训

人的表达，进而建立文化身份。舞剧演

出首先使得“身体与人”同时在场，创造

知觉的场域。此外，舞剧并不复刻现

实，而是对现实能动的变形、构建。这

一过程最终会成为在观演双方处共同

生发、完成的事件，因此舞剧有着建立

秩序的行为作用，文化的组织、交互形

式通过形体化记忆嵌入个人的身体。

广州歌舞团的民族舞剧《醒狮》在建

构文化秩序过程中表现得充分合理。《醒

狮》讲述了一个流行于岭南的民俗故事，

通过南狮和南拳的动作安排，既彰显了

地方文化特征，也进一步规定并提示了

岭南人群的身份认同。高明的编舞一次

次构建人与广东民间日常之物、日常空

间的组合关系，成就了既是日常化的，又

超越日常成为舞台艺术化的组合，展示

了身体对空间的控制、构建、创造力。这

样的场景与民间舞狮者的身体之间，接

地气的地方文化元素在空间建构中，实

行与舞者的身份对接，岭南民间文化精

神中的身体与大地意识，在舞剧《醒狮》

中转化为“青松怒向苍天发”的民族心

性。同时，这种文化身份构建的意义还

在于其指向的是一个当代秩序，它不仅

为岭南文化在当代世界找到自身的位

置，抗倭情节也启迪华夏子民在世的姿

态和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历史和知识不

是一座不变的仓库，而是持续生成转化

中的系统。因此知觉的、能动的编舞才

能承载对历史的归档。《醒狮》在这一意

义上也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者，在

而今文明冲突持续发生的世界中激励华

人重抖擞、不失志。

舞剧有别于舞蹈剧场，叙事情节仍

在演出中挑着大梁；同时也有别于戏

剧，其独特价值并不在于矛盾的辩证与

调和，而是在创新中不断解构和重构身

体观念。这就要求对知觉与理性之关

系的妥善处理——规训的身体进入舞

蹈，应在理性选择中抵达个性美与普遍

审美的高度统一。日常与舞蹈的二元

身体经过规训，意识和身体便开始同步

叙事，并在舞台意义上有序分流。生活

化的舞蹈，追求的是身体表现的好看，

而艺术化的舞蹈，却要创造艺术的知

觉。犹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人的身体

是灵魂最好的画面”，身体通过舞台空

间中的打开与折叠，被高度抽象与逻辑

化，其精确性也就接近科学与造型艺

术。当代身体在大范围的艺术传播过

程中，不断成为观看的视像，因为身体

在舞剧流动中，会创造更加多元的、有别

于日常的观看方式。同时，舞蹈中的身

体存在，也决定意义的产生和断裂。舞

蹈首先是身体审美，当代舞剧实践中，这

种意义往往在古典审美与当代审美的交

汇中诞生，但是仅有好看是不够的，身体

作为意义的呈现载体，在叙事文本中就

要建构一定的观念和判断，这也是当代

舞蹈（特别是现代舞）更具前沿性实践

的价值所在。

目前走红的舞剧《朱鹮》《永不消

逝的电波》和《只此青绿》，都做到了高

级的身体审美表达。《朱鹮》是自然世

界的场景叙事文本，将动物动作拟人

化设计，产生经典舞蹈美学符号，舞者

身体与作为动物本身的朱鹮融合转

喻，传达的是人与动物同为自然中应

被充分尊重的生命理性；《永不消逝的

电波》为红色题材的现实主义文本，

《只此青绿》是古典绘画的舞蹈叙事，

两部舞剧异曲同工输出群舞的身体

美，在身体的审美展示设计上都很用

力。《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群舞动作偏

轻，浮动质感多，身体由此感知细密却

又无多挂碍，与老上海日常烟火气质吻

合，结合红色现实文本，人便且失落且

英勇。《只此青绿》群舞则在重量与空

间上有所偏重，大开大合所呈现的稳

定状态直指江山雄丽，身体使得文化

实现美与力的调和。这一系列设计组

合，十分注重身体感知到理性知觉的

转换融合，理性知觉对身体感知有效

解构与重构，生成当代舞蹈的身体图

式，也一并输出相应的美学判断和身体

观念，而这正是舞剧提供新生存范式的

价值所在。

舞台空间的尺度可感性，依然是

舞蹈艺术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代舞

剧实践，更需要身体、空间与技术三

者之间的有效交互，才能创造特定的情

境空间。情境包括社会环境、剧场空

间、灯光影像、装置道具等物质条件，它

们都将身体从日常情境的遮蔽状态

中揭示出来。舞者的形态、节奏对空

间产生结构张力，调动着空间结构的

变化和调整，创造不同于现实生活的

空间判断，被聚焦的身体在场与存现，

于是获得特定的意义。舞者身体在

舞动中积极参与了舞台空间建构，就

把时间概念引入舞台空间，时空与身

体互动合成情境空间，情境中的身体

行为就建立起舞台时空世界的历史

意义。

时空情境建构包含物质的、技术的、

光与色彩等内容和手段。《永不消逝的电

波》与《只此青绿》都充分使用了舞台包

装与设计手段，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

空间情境美学范式。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现实主义文

本故事，涉及具体写实的情节叙事，这

对空间与舞蹈安排有其规定性和局限

性。事实上，舞剧长于想象与联想，弱

于具体情节叙事。因此，在处理舞台空

间、身体、情节的协调与平衡时，都面临

着挑战。当身穿旗袍的舞者群舞和独

舞时，身体就变得澄清明亮，无论在舞

台哪个位置起舞，都是观者眼中的C

位。控制舞台前沿的是身体存现，舞台

空间一定是退后成为背景。舞者起舞

的身体展开叙事时，是行云流水、熠熠

生辉的。但转而展开具体戏剧情节叙

事时，身体的独特性与主观性就被弱

化，退回到蒙尘状态，观看因此产生情

绪落差。虽然以虚实相间的舞台空间

设计作为补充，但整体性上仍有脱节甚

至断裂。

《只此青绿》是一个平面绘画文本

的舞蹈立体转换。绘画者绘画行为与

观者打开画卷观看过程，都是单向的，

并有明确的时间路径。而千里江山图

文本本身又是给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

空间范围。因此，《只此青绿》需要巧

妙构建复合的舞台情境空间。首先，

《只此青绿》高明地挪用《千里江山图》

的青绿主色调，使其成为舞者衣着和

舞台空间设计包装的色调定位。古典

山水图的石青石绿矿物不但色彩稳

定，意向上也与真自然植被相连接，由

此，舞台上的青绿色，不但有很高的辨

识度，而且也会拓展观者的空间感。

其次，舞者身体在舞台空间中要创造

出独特的时空界面。《千里江山图》与

舞者的身体需要协调，才能营造绘画、

观画的情境空间，形成身体舞动的秩

序和空间的逻辑节奏。《只此青绿》选

用了多层转台设备，转台的上下顺向

或逆向联动，形成平面画卷与舞者身

体共同构成的立体流动和节奏秩序，

不但打破画的平面性单向秩序规定，

依靠感受虚构起一个视觉线索，还解

决了点与面的逻辑关系。跟随流动的

身体和画面，《只此青绿》的情境空间

通过隐喻，创造了北宋美学的当代舞

台格式。但是，舞剧要实现多层复杂

叙事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在于整部舞

剧太过依赖技术设备的空间调度。虽

然身体与山水画在转轴中有序对位打

开，但多层转台却规定了舞台的动静

格式，身体陷入转台的空间行动公

式。尽管漂亮的群舞一度让身体发

光，但全剧总体叙事上，身体存在与表

达略显单一，跟自然山水的链接有些

僵硬。因此，最终被观众记住的仍然

是美轮美奂的群舞编舞，以及舞台明

晰的色彩感觉，而非身体的一种自在

和自然。

舞蹈艺术是身体叙事的艺术，在身

体表达中构建文化身份，诞生新的观

念。舞剧实践的当代性，不但体现在技

术与影像被广泛运用，也在身体的打开

与呈现方式上更加多元。“舞剧潮”既是

大众对身体审美表达的高度认同，也是

对舞蹈艺术大众化消费的广泛接受。但

作为身体表达的艺术，舞剧的思想、观

念、审美、技术都要在身体主导下，才能

充分演绎。因此，创造新的身体范式，创

新新的身体审美，是当代舞蹈艺术实践

的社会和历史责任。

“舞剧潮”中的身体观念与表达

王国伟 王冰逸

——从《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醒狮》等几部爆款舞剧说起

舞剧身体建构文化秩序

身体叙事的观念维度

时空情境中的身体存现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群舞

动作偏轻，浮动质感多，身体由此

感知细密却又无多挂碍，与老上

海日常烟火气质吻合，结合红色

现实文本，人便且失落且英勇

 《只此青

绿》群舞在重量

与空间上有所

偏重，大开大合

所呈现的稳定

状态直指江山

雄丽，身体使得

文化实现美与

力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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